我只是那浪花一朵
江苏合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：冯海花/口述  叶凉初/整理
公益，一直在路上
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公益的？我真的记不真切了，也许是从看了那篇东北儿童村的报道开始，也许是从捐出第一个100块钱开始，也许从参加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“一对一失学儿童”开始，我只记得，一直以来，做公益就没有停止过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，得知汶川地震的第一时间里，我把随身带的工行卡上的所有钱都捐了，是16000块钱，说实话，有一点点心疼，随即跑到献血小屋去献血，我看别人都献400CC，也主动要求献400CC，结果由于我体重不达标，在输到200CC，就出现恶心、脸色发白、出冷汗，最后还是“中心”联系单位把我接回去的。因此从2014起，我开始通过基金会做公益。基金会提供助学包裹，我一年差不多买20个包裹，就可以资助十来个孩子上学。至于参加别的扶贫项目，我都会进行实地考察，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寻找最合适当地贫困人口的脱贫途径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许多大山里的农副产品的品质和产量都很不错，苦于无法走出深山，许多人呼吁搭建电商平台，做网络销售，但问题是，有很多地方连网络都没有，怎么做电商？在我看来，做公益扶贫要实事求是，切实到位，而不只是喊口号，走过场。
口罩口罩
对于庚子年始的那场疫情，因为平时工作太忙，一开始我并没有太多关注，年廿八那天，无意中听到同事说，药店都买不到口罩了，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设法弄到了100来个口罩，准备安心过年。这时，武汉已经封城，各种相关信息也汹涌而来。律协发起“随手捐”，捐完款后，我单位也第一时间向红十字会定捐10000元。之后我们新联会秘书长联系我，说我们新联会也应该参加，进行“暖心活动”，我马上和客户单位联系，问他们单有没有途径可以觅到防疫物资。这一圈电话打下来，我才知道情况比我想象的严重许多，客户单位普遍反应没有口罩，更没有防护服，人心也不安定。我发动联系了我的大学同学，好不容易才截留了上海仓库里即将发往美国的500箱防护手套，在问过专业人士确实有防护功能之后，我连价钱都没问就全部买了下来。这批手套，除了所里留下极少部分，大部分都给了松陵街道，震泽、盛泽卡口一线。这时，大部分人已经没有办法弄到一个口罩了。网上有个段子说：“口罩永远没有想到，自己居然成了年货！” 短短几天时间，口罩成了异常紧俏的硬通货。令我特别感动的是，我苏州大学的一位同学，在口罩生产厂家做几天义工，由于口罩生产的严格卫生要求，他们穿着防护服，8小时不能吃喝，作为回报，义工可以购买1000个口罩，她知道我是要捐的，就全部给了我。同时，我也通过其他同学关系，从美国和台湾弄到了一些防护服。疫情期间我们各个卡口有志愿者，每天要进行消毒，对衣物损伤很大，他们非常需要保暖而且消毒无损坏的衣服，我们新联会有一家会员单位是保安公司，他通过他的渠道联系到500套保安服，到货之后连夜送到村里卡口一线的值班人员手中。
形势越发严峻，口罩依然难弄，街道的防疫物资出现短缺，他们就会来在群里说，能不能想办法。其实那时我的大部分口罩都是黑市价，作为法律人，我也知道这些人的行为不合法，但没办法，虽然贵，但他们有货，而且质量能保证。那时候，市民都要求留在家里，尽量不要外出，增加感染的风险，街道上已是冷冷清清，我每次去拿防疫物资都要做好全套防护，像个女特务似地悄悄出了门，开车往约好的地方去取货。有一次在个隐秘的小厂房，我去拿口罩，我看到了稀缺的额温枪、防护服和消毒酒精。但老板说这是别人订的，并没有多余的可以给我，经不住我软磨硬泡，高价卖了三个额温枪给我。今年年初九那天，我终于订到了10万个口罩，可是，40多万货款打过去之后，迟迟没有到货，我心里的焦虑可想而知，简直坐卧不宁，脑子里想到了各种可怕的结果。终于，电话来了，说一路上关卡连连，险象环生，浙江那边走不通，正在绕道安徽，还出了两万买路钱，但最终还是被拦在路上，要求政府派公安的车来接货。我不得不请求政府出面协调，最终我们和对方达成协议，卖给他们一半口罩，对方是上海某部队，正要开赴武汉前线，我的口罩是要提供给复工复产的客户用的，相比之下，显然他们更需要，所以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这场“交易”从下午四点直到凌晨三点才完成，对于我来说，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，都到达了极限。
2020年的春节，对于每个人来都是难忘的经历，整个新年，我都在和各种防疫物资打交道，和各路人马打交道，我每天进进出出马不停蹄，家人担心我的安全，也心疼我的疲惫，但他们的抱怨无法让我停下奔波忙碌的脚步，因为，我根本停不下来。
复工复产
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疫情平稳下来了，复工复产就提上了议事日程。苏州率先提出了惠企十八条。作为一个律师，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归了本职岗位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企业，到现场，提供政策解读，指导复工复产。有一家生产复合材料的港资公司是我的顾问单位，他们首先复产，由于各方面都严格要求，起到了引领示范的作用，还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。
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，这场疫情的考验是严酷的。招工、资金、防护，方方面面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难题。鉴于此，我经过多次实地调研，了解了多家企业的客观情况，从专业角度出发，向工商联提出了一份建议书。我觉得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，政府要与企业共度难关，不能做秀，惠企措施要落地到位，切实有效，相对于资源丰富的大企业和明星企业，政策要偏向更为困难的中小微企业。作为政协委员，提供一种理性的声音是我的职责，同时，我也建议向浙江政府学习，了解企业订单情况，积极搭建电商平台，作好长期抗疫准备。
这场史无前例的抗疫战争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，因为它影响了我们每个人，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，改变了我们的许多生活习惯，当我把自己的口罩分发给亲戚家人、医生朋友、小区保安时，我深深感到，相比在一起的坚守与关怀，钱，并不是最重要的。对我来说，这恐怕是有生以来最忙碌的一个春节了。我们提心吊胆，守望相助。其实我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人，每次出门，都像是经受着生死考验，可是，外面那么多事要料理，那么多人要帮助，我无法安心待在家里，我特地买了一台烘干消毒机，每天让自己彻底消一次毒，以增加安全感。
所幸，接下来的情况很快好转，工厂复工，学校复课，我特地制作了防疫指南，和口罩一起送到各个单位。松陵街道特地给我送了一幅长卷，上面写着“守望相助，风月同天。” 
一路走来
从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，我进入吴江司法局成为一名公职律师，1998年，单位改制，我放弃公职，一心一意做好一名律师。一路走来，经历了无数的困境与挑战，随着专业能力的不断精进，事业也不断做强做大，我深深以为，一家律师事务所，靠的永远不是广告和营销，而是精湛的业务实力和不断累积的良好口碑。合鼎律师事务所每年都是吴江A级信用律所，今年还获批苏州市优秀律所，我自己也多次被评为十大法制人物、优秀律师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也从不松懈，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，是雷打不动的业务学习日，每天下午四点的下午茶时间，只要所里有两个以上的律师，必定进行模拟法庭练习。我一直认为，案子没有大小，只要我们接了，就当竭尽全力。不断加强专业能力和律所的凝聚力，合心鼎力为客户，是我们唯一的宗旨。
疫情之后，合鼎是吴江第一家复工复产的律所。我知道，后疫情时代，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，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。
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无法抵达，疫情终于缓解下来，8月初，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平安归来，经此一疫，一家人的团聚显得极其珍贵，享受这好不容易得来的美好亲情之际，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在我内心升起，愿天下所有家庭都能平安度过疫情期间，也愿我们所有人，经过这个难忘的冬春之后，都能更加珍惜每一个平凡安宁的日子，努力工作，好好生活。在这段极不平常的日子里，我的确做了许多事，也帮助了一些人，但我一直想，世界如无垠的大海，而我就是其中一朵平凡的浪花，我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在尽一朵浪花的本分罢了。
（冯海花：吴江区政协常委、江苏合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、吴江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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